極短篇小說類大眾組第二名─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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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獎者：滴加
個人簡歷：1990年出生，畢業於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，現任職獨立書店相關工作。
得獎感言：感謝瀚邦文學獎與各位評審老師給予肯定，讓這篇微小的作品有地方可以棲息，這次參加最大的收穫是能夠更了解社會中相對弱勢的群體，因此我也希望小說中能呈現更多面向的角色。十分謝謝！
評審評語：環繞一則惡魔傳說，藉由說者牽動女人心境，非常成功的極短篇，是佳作。

年過五十，加上腿不方便，外頭沒有甚麼合適的工作讓我二度就業，通過一位在火鍋店打工的朋友介紹，我到火車站附近的四面佛廟宇工作，工作內容不外乎是整理外頭的花圃以及販售花籃，等晚班同事過來後對帳，方可結束一天的辛勞。
　　我對四面佛沒有太多了解，過去家族信仰都是基督教，因此對於四面佛是否靈驗，我並不確知。幾個月的觀察下來，我發現會來拜四面佛的大多是按摩店、指壓小姐，或者就是八大行業中的男男女女，因為這樣，我安分守己地工作，希望不涉入太多。
　　直到開始工作的四個月後，有一天，我在四面佛的第二面前看見一名女人。女人很漂亮，染金的頭髮以及桃子色的嘴唇。我詢問她是否需要花籃，她溫和地搖搖頭，說等一會，隨後就站在那兒看著佛像許久。
　　之後一星期內她至少會來兩次，我經常在花圃一面工作，一面悄悄地看望她。有時我們也聊天，她十分驚訝我信仰基督教，因此在這裡工作完全不拿香，以及我甚至相信惡魔的存在。逐漸相熟後，她毫不介意讓我知道她在林森北路一間日式酒店做小姐，她來拜四面佛，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賺夠錢脫離苦海。
　　「那真巧，林森北路的某間日系酒吧，以前曾經發生過奇怪的事。」我說完，她眼中流露好奇的光芒，也激起我講述的興致。
　　「颳大風的日子裡，那間酒吧聚集著一群失戀的男人，他們圍著地上一個穿和服、死去的酒店小姐，她和這群男人裡的每一個都有過一段歷史，曾經帶給他們難以忘懷的經驗。除此之外他們很確信，這個女人是被惡魔殺掉的，以及這個惡魔，此刻就化身為失戀男子之一，隱藏在他們幾個可憐傢伙之中。」
　　「日系酒店裡的惡魔？聽上去幾乎不可能存在。」女人笑著說。
　　「我確實經常在這裡，體會到文化與信仰不同的衝擊……」我答：「總之，這幾個失戀男一點也不喜歡自己已經如此悽慘，還得任惡魔取樂，於是他們要玩一個遊戲把這個惡魔揪出來。」
　　「甚麼遊戲？」
　　「這群失戀男人當中，恰好有一位知道辨識惡魔的方法，他站在吧台上向所有人宣告：『當惡魔要將自己變形為人，它通常把帶尖頭的尾巴做成影子，以至於它們的影子頭部都像個顛倒的心型。』是以他們喝過酒後一個個輪流到舞池中央跳舞，讓燈光打在跳舞的邋遢男人身上，看看那人的影子頭部是否呈現顛倒的心型。假如有人不願意跳舞，那他就肯定是惡魔沒錯。」
　　我面前的女人津津有味地聽著，精巧的下巴撐在白皙的手掌裡。
　　「失戀男一個個都上去跳舞了，但到了某個男人，他真的不願意跳舞，這使得其餘失戀男紛紛摩拳擦掌，預備要制裁他，這時候，還有個沒輪到跳舞的年輕人，他默不作聲拍了拍不願跳舞的男人肩膀，下到舞池開始跳起舞來。
　　「年輕人跳得真是好極了，他是那麼地英俊，身材健美，他的舞姿像獻祭的儀式，令其他人驚奇不已，這時其中一個失戀男大叫一聲，指著年輕人的影子，頭部呈現顛倒的心型，不知為何，使人聯想到洋蔥。」
　　「哈。」她被逗笑了，看上去顯得更加美麗。
　　「那夥人就掄起武器，衝上前把年輕人殺死了，在激烈的動作下，心型的影子在地上滾動起來……到此，這件事算完了，失戀男一窩蜂離開犯案現場，留下不跳舞的男人與死去的女人、死去的惡魔。」
　　「……」
　　「……」
　　「然後呢？」
　　「然後這個不跳舞的男人開始跳舞，他是一名殘疾人士，一條腿裝著義肢，跳起舞來滑稽至極，沒有人知道，即便那個女人已是一具屍體，他也不願意在她的面前暴露自己醜陋的樣子。」
　　我把故事說完了，一陣和煦的暖風從外頭吹來，女人美麗的眼睛有些濕潤，隨時間過去，她哭得愈發劇烈。
　　「我很羨慕這個殘疾的男人。」最後，她這麼對我說：「我也希望當我被迫要展現自己醜陋的樣子時，能有人拍拍我的肩膀，替我犧牲自己。」
　　「就算那個人是惡魔或者惡鬼也沒關係嗎？」
　　她點點頭。
　　「我要結婚了，但對方不知道我的過去，他也從來沒看過我身上被折磨的傷痕，他以為我是處女，可是我怎麼可能是？」
　　她在我面前哭得柔腸寸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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